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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嚕哇的漿糊島嗚嚕哇的漿糊島嗚嚕哇的漿糊島嗚嚕哇的漿糊島 

 
六月二十九日，我毅然決然地決定暑假的旅行地點在嗚嚕哇的漿糊島。 

「不行噢，暑假是要來學校上輔導課的，不能翹課去旅行啊。」當我興致高

昂地說著我偉大的計畫時，我的同學，眼鏡君如是說著。 

「但我就是要去漿糊島啊，這與要不要上輔導課無關。不，應該說我無論如

何都要去漿糊島旅行。」我盯著眼鏡君不以為意的眼光說。「就算外星人打來，

全地球人都淪為宇宙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也要去。」 

就算全機場的飛機都被龍捲風吹走了也要去。 

就算全世界的麵糊都溶化成了漿糊也要去。 

就算原子彈被左派人士偷走，並且即將在十秒鐘後引爆也要去。 

總之，我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 

 

＊ 

 

當天下午放學回家，我便和棕熊開始討論詳細的旅行行程。 

「明天就決定去旅行。」我以非常愉悅地口氣說著，房間內用來對抗夏陽的

冷氣冷到我們都縮在被窩裡發抖，邊發抖邊喝著應景的冰果汁。 

「要去哪裡旅行呢？」棕熊說著，一邊以緩慢的動作轉動著剛填充好棉花的

雙腳。 

「嗚嚕哇的漿糊島。」我十分得意地說。 

「噢，聽起來遙遠極了。」棕熊說著，用它那黑豆似地小眼珠（其實是兩粒

釦子）細細檢視著腿上的縫線，然後小心地把線頭塞到布面的裂縫中。 

「不遠啊。」我憑空拿出一本燙了金邊的書，上面寫著「無論到哪裡都適用

的旅行指南」，隨便翻開了一頁，頁面上寫著「嗚嚕哇的漿糊島」。我煞有其事地

開始唸出書上面的內容。 

「嗚嚕哇的漿糊島，一個位於夏天中的小島，適合旅遊的景點。島上特產充

滿漿糊的椰子，藏著神秘的『嗚嚕哇的寶藏』。」 

「噢，聽起來真不錯。」棕熊湊了上來說。 

「就決定去了。」我說。「明天就出發，待個一兩天再回來。」 

 

當天晚上我在出發之前，寫了一封信： 

 

「我和棕熊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度過暑假，你要一起去嗎？」 

 

然後我在信的正面流利地寫下一排英文字的手寫體地址。我只要一背 

英文單字，腦袋就像接了新年用的鞭炮，一串劈哩啪啦地開始炸，但這一整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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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卻像口香糖一樣牢牢黏在，大概是黏在腦前葉的位置吧？是那種你大叫「喂，

給我滾！」都依然攆不走的那一種。 

 

    ＊ 

 

第一天暑期輔導開始，我一如往常早早地起來，吃了早餐再出門。出門前要

對著玄關四十五度角方向以中音量喊著「我出門了」。唯一不同的是我順手將棕

熊塞到書包中。「噢噢噢，我的脖子折到了！」我將棕熊的頭拉高了些，是剛好

可以安全地窩在書包中又可以看到外邊的頭等艙位置。 

 

老師在講台上說著要考大學了大家務必努力等等的立志話語。 

「喂，」我對旁邊的眼鏡君說。「我要去度假了。」 

眼鏡君心不甘情不願地轉過頭。我有時候覺得他聽課的樣子真像一個在河邊

淘金的小老頭，佝僂著駝峰般的背，瞇著細小的眼睛死命往河裡看，深怕露看了

任何一顆沙只因為「那有可能是黃金」。 

可是看個幾千年也看不到金砂的啊，因為這條河根本就在鐵礦而不是金礦的

產地。 

「專心聽課。」眼鏡君含含糊糊地應了，用本該是盯著愛人般深情款款地眼

神盯著臺上禿得可以當沙漠化活教材的老師。 

「要走了嗎？」棕熊探出頭問。 

「嗯，走吧。」我說。「再見。」我別過頭對眼鏡君說。 

眼鏡君用「你這人瘋了」的心態瞟了我一眼。 

 

我們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 

 

＊ 

 

「要怎麼去？」棕熊問。它拿了一張紙到我跟前。「要畫飛機然後載我們飛

過去？」 

「不，不用這麼麻煩。」我說。「嗚嚕哇的漿糊島沒有地址啊，它並不在北

緯幾度或東經幾度的地方，它只存在於『夏天』之中噢，它是夏天的島，只要有

夏天的地方就有漿糊島。」 

棕熊坐下來用小眼睛盯著我。「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夏天之中。」我說。 

「嗯。」 

「所以就是在漿糊島了。」 

棕熊疑惑地偏著頭。「嗚嗚哇哇哇！」它大叫。 

我笑著，它也發現原本在教室裡的背景一瞬間改變成海灘南島風。 



 3 

熱風開始浮過耳朵和臉頰，啪嘰啪嘰，巨大的椰子葉開始吵鬧。幾株椰子揮

起葉子來幫細長的身體搔癢，搔到一半卻突然發現的我與棕熊，它們哇的一聲猛

然跳起來，然後就跳到海裡濺起一牆牆水花消失了。 

沙灘一片空盪盪，所有的椰子樹都跳海了。 

「噢。」棕熊失望地說。「它們都不見了。」 

「它們躲到貝殼裡去了。」我說。「待會兒等它們回到岸上之後原本該長椰

子的地方就會變成珍珠。」 

「貝殼裡就會生出椰子。」棕熊說，一邊將剛剛被濺濕的腳抓起來擰乾。 

「可以這麼說。」我說，邁開腳步踩在鬆軟的沙灘上。「我們去旅遊局租導

遊。」 

於是我和棕熊便決定走到位在島東邊的「漿糊島旅遊局」。我們沿著沙灘走，

長長的海岸線一吸一吐著夾雜綠的藍。噗嚕噗嚕，寄居蟹飛快地從面前過去，跑

著跑著殼就掉了，在地上滾兩圈，光溜溜的寄居蟹咒罵著回過頭用大大的敖爪撿

回殼穿上身。 

一路上寄居蟹越來越多，它們排成一列奔跑著，似乎很趕的樣子。我注意到

沙灘上劃有淺淺的線，交錯著像道路。寄居蟹們就是照著地下的線跑著，誰也沒

有超出界。但是有的傢伙衝太快，就會撞上別人，撞上的兩人就會脫下殼放在一

邊然後用手上的大敖決鬥。決鬥贏的人就把較大的殼穿走。 

一些沒有殼的寄居蟹就會異想天開地穿一些奇怪的裝束在身上，像是安全帽

或果凍盒之類的東西，穿久了就忘了自己其實是寄居蟹，以為自己已經是果凍，

變得軟糊糊地黏在果凍盒內結果被賣到叢林裡的紀念品商店。 

走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後發現一群寄居蟹圍在椰子樹下用剪刀敖一起剪著椰

子樹樹幹，椰子樹哀嚎著然後攔腰折斷，幾隻殘忍的寄居蟹跨上它的屍體把椰子

扯下來唏唏呼呼地貪婪啃食。 

「噢，真是荒謬。」我說。 

「我們快到了嗎？」棕熊問。「就算是玩偶還是會腳酸的噢。」 

「再一下下，腳有多酸？」我問著，考慮要不要停下來休息。 

「有檸檬那麼酸。」 

於是我決定抱著棕熊繼續走一段路。天氣很熱，抱著絨毛娃娃簡直是一大酷

刑，陽光強的讓人忍不住想架個梯子爬上去直接塗防曬油在整個地球表面。 

 

＊ 

 

她一早起來發現宿舍信箱裡有封信。她打開來看，信裡有很多字，其中一行

寫著： 

 

「我和棕熊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度過暑假，你要一起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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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皺了皺眉頭，坐在電腦前開始回信。手指流利地在鍵盤上舞動有如鋼琴

家。冬日空氣十分清冷，她遲疑了一下，先從床頭隨意抓了件外套披著，再坐回

剛剛的位置繼續回信。 

窗外微微地飄起雪來。 

 

＊ 

     

沙灘上出現了一個大貝殼。貝殼上掛著一片破爛的木板，寫著：漿糊島旅遊

局歡迎您蒞臨。 

「我們到了？」棕熊跳下我的手臂走進貝殼，貝殼的兩片扇面緊閉著。 

「打不開。」棕熊用它毛茸茸的小手試了試，說。 

「應該要說咒語。」我篤定地說。「芝麻開門。」 

沒反應。 

「貝殼開門。」 

沒反應。 

「漿糊開門。」 

還是沒反應。 

接下來的二十分鐘內我們幾乎用片全世界的通俗名詞。 

但貝殼就是不開。 

「這個爛東西。」棕熊惱火地說。 

突然我們背後傳來啪嘰啪嘰的聲音，像是把一個佈滿黏液的物體放下又提起

的聲音。我們同時回過頭去看，一個人……倒不如說是人形朝我們走來。 

「日安！」他朝我們揮了揮軟長像水蛇的手，快步地跑了過來。他一接近我

才發現他是個很不標準的人形，就像夜市賣的廉價鑰匙圈，只有粗略的手腳五

官，更奇怪的是他白色的身子曝在陽光底下時就像冰淇淋一般溶化著，到處滴著

黏液。 

整潔問題堪憂。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日安！」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人形從口袋裡掏出一包吸油面紙，撲撲貼了兩張到臉上，黏液消失，看起來

比較像個人樣。 

「這門打不開。」我說，指著那個巨大的貝殼。「不管說什麼咒語都沒用。」 

「哈哈哈！當然沒有用。」他中氣十足地笑了幾聲。「我出去吃飯所以把它

鎖起來了。公務人員的時間是很鬆的嘛，你知道的。」 

公務人員是惰性的根源？我想。「我們是遊客，想租導遊。」我簡略地說明

目的。 

他上下打量著我與棕熊，用奇怪的眼光。「遊客啊……我可以帶你們去遊覽

呀，租金只要一個回憶就行了。」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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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要分享一個很棒的回憶給我。在腦袋裡清楚地想一個不錯的回

憶，然後說『嗚嗚啊，回憶給你！』」看到我懷疑的表情，他又補充：「這個島上

的計費方式都是這樣的噢！」 

「是這樣啊。」我咕噥，閉上眼睛開始搜索腦海中的記憶。 

回憶，潮水不止般回湧。 

 

那是六年前的聖誕節。妹妹一早起來就在家裡到處走，啪差啪差，拖鞋的聲

音在地上拖過來拖過去。我揉了揉眼睛，從床上坐起來。 

「怎麼這麼早起？」妹妹把半個身子探進衣櫃裡翻呀找的，並沒有回答。 

像小狗一樣在垃圾筒裡找食物？ 

她在衣櫃裡挖呀挖，終於挖出一個紅色的包裹來。 

「找到了！」妹妹高興地說，開始坐在地下拆禮物。 

「是你的禮物？」我走下床坐在她旁邊，看著一層層包裝紙剝落。 

是一隻玩具熊。柔軟的棕色毛，身體實實在在地填上份量恰好的棉花，光亮

的黑漆小眼睛和鼻子，彷彿隨時都會活起來蹦蹦跳跳。 

「把他安排到熊熊家族裡吧。」妹妹說。 

「家裡沒有別的棕色熊，就叫棕熊吧。」我說。 

於是棕熊就開始從包裝紙堆中爬起來，踮著腳尖跑來跑去。 

 

「這樣就夠了。」奇怪的黏液人說。 

「什麼？我都還沒想到快樂的地方！」我說。 

「這樣就已經很足夠了啊。」黏液人說。「我先自我介紹，我叫漿糊嗚哩哇

達達呀呀嗶哩呱二世。」 

誰記得起來啊？「我叫你黏液人。」我開始撒謊。「這是我們的世界對於朋

友的暱稱。」 

黏液人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走吧。」棕熊催促。 

我低頭看著棕熊，它身上的毛掉了不少，露出了底下白色的墊布。身體裡的

棉花也因為長期放到洗衣機裡洗而乾扁，整隻熊縮了一圈。 

 

過去啊過去我們都被時間乾洗了啊。 

 

「想了解我們漿糊島就得先從人文方面了解噢。」黏液人說。我們坐在一個

巨大的車殻裡，這是寄居蟹拖著的人力車。因為這隻寄居蟹選擇由廢棄的中古車

作為牠的殻，所以牠也就長的越來越大直到可以扛的起整台車，然後被國民旅遊

局特約成計程車。 

「這就叫『什麼樣的殻造就什麼樣的寄居蟹。』這是俗語。」黏液人注意到

我的目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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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人民說起吧，漿糊島上住著漿糊族的人民。像我就是漿糊族的一員。」

黏液人說，再度噗噗貼了兩張吸油面紙到淌黏液的臉上。「你知道漿糊島是『存

在於夏天中的島吧』？」 

「知道！」我跟棕熊異口同聲地說。 

「就是因為太熱了，所以身體百分之七十是漿糊的我們一直溶化，很麻煩不

是嗎？」 

「爲什麼不搬到別的島去呢？像是冷一點的冰箱島之類的……」我胡亂說。 

「不行啊，要是離開漿糊島的話，就不是漿糊族了。」黏液人說。「到了冰

箱島就會變成冰箱族，到了冰淇淋島就會變成冰淇淋族……」 

「哎呀，但是你們的身體百分之七十是漿糊的事實不會改變啊，就算到了別

的島還是漿糊族。」我說，逞口舌之快一直是我如影隨形的缺點。 

「不不不……」黏液人說。「只要空間一改變，人的本質也會跟著改變。」 

 

你說我變了？我覺得是因為環境改變了，自己當然不得不調整啊。這裡跟你

們那邊簡直天壤地別。倒是你應該要先擔心你自己吧，要考大學了，你讀好書了

嗎？我沒變啦，不要寫一些詩一樣奇怪的文字給我。你試著學用即時通吧。 

 

信紙上如是寫著，信封上華麗的英文地址依舊。 

 

「你在回憶嗎？」黏液人說著，拿吸管噗哧一聲插進我的腦袋。 

「唉你幹什麼啊！」我大喊，棕熊嚇得臉色發白，吸腦漿的恐怖片情節出現

了啊啊，明天報紙一定會報「遊客旅行意外！遭到吸腦漿致死！」。 

「我沒有惡意……」黏液人似乎比我們都緊張。「我只是想要拿這個回

憶……」 

「拿回憶？」我提高聲調質問。 

「是……是的。」黏液人唯唯諾諾。「我們漿糊族人沒有回憶……」 

「嗄？那你們的腦袋瓜是幹嘛的？」我問。 

「因為太熱了所以漿糊族人睡在水裡。」寄居蟹車正好經過了住宅區，住宅

區長的像一只大水族箱，四方形的玻璃缸裡充滿了水，缸頂站著幾個漿糊族人脫

掉濕粘粘的襯衫，露出白糊糊的漿糊半固態身體往水中跳，撲通撲通。 

「如果晚上睡在陸地上的話身體會溶化被吸進沙灘裡的。」黏液人說。「但

問題就出在這裡了，睡在水裡的話身體也會多多少少溶化一些，特別是腦袋，在

睡覺時腦袋裡的記憶就隨著水溶化流走了，醒來的時候昨天發生了什麼事之類的

全都不記得了噢。」 

「這麼糟糕？」我說，只能維持一天的記憶？聽起來真可怕。 

「所以這裡對外來的觀光客收費回憶。」黏液人逐漸溶解的五官帶有嚮往的

表情。「想起過往的一瞬間真是太美好了。」 

「有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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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埋在地下三天的熟透漿糊椰子一樣棒。以你們的角度來說應該是夏天的

冰可樂吧。」 

「可以理解。」我說。「聽說你們這裡的特產是漿糊椰子？」 

「是的，它是我們唯一的食物。」黏液人說。「你想要買回家當作土產嗎？」 

「你想要嗎？」我問棕熊。 

「嗯。」棕熊仍然塞著從身體露出來的棉花。 

 

＊ 

 

「這裡就是漿糊椰子海灘。」黏液人指著眼前一整排整齊的椰子樹。「我們

的食物都是從中而來的噢。」 

「真是壯觀。」我說，像個土財主一樣大搖大擺走下寄居蟹車。棕熊也踏著

小碎步跟了上來。 

椰子樹上貼著整齊的字條，寫著「巧克力」、「草莓」、「蜂蜜」等字樣。 

「這些是生產出漿糊椰子的口味。」黏液人十分善盡導遊的職責。他指向幾

個提著大桶子的漿糊族人。「你看，他們正在『灌溉』椰子樹。」 

我順著手指轉移視線，幾個人手上的大桶子裡裝著巧克力、蜂蜜等等東西，

用小杓子一瓢瓢澆在椰子樹根部。 

「澆蜂蜜長蜂蜜椰子？」棕熊說，它用憤恨的眼神看著我。「你還騙我說巧

克力牛乳不是從巧克力牛身上擠出來的。」 

「是啊是啊我錯了。」我敷衍地說。「其實烏龍茶是龍的口水泡的。」 

棕熊並沒有聽完我的話，三步併做兩步地朝蜂蜜椰子樹跑去，伸出毛毛的小

手去沾樹底的蜂蜜偷吃。 

「那個髒不要碰！」我大吼可是來不及了，拿著剪刀的椰子樹彎下身卡喳一

聲朝棕熊剪來……。 

「噢，小心！」黏液人說著，挺身跳到剪刀與棕熊之間。伴隨著恐怖的金屬

開閤聲黏液人被攔腰剪成兩段。 

「啊啊啊啊啊！」我大叫，兇殺案發生了，明天新聞一定會報「凶暴植物攻

擊人造成一死！」 

「噢噢，你沒事吧？」黏液人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站了起來。「這裡的椰

子樹為了防止寄居蟹偷吃都配備了剪刀防身。」遠方一棵椰子樹操著剪刀狠很剪

掉企圖砍斷它的寄居蟹的大螯。 

「你沒事吧？」我顫抖著聲音對上下半身分家的黏液人說。 

「沒事啊。」他說，再度把半溶化的漿糊身軀貼合。 

百分之七十是漿糊的威力真不容小覷。 

 

虛驚一場後，我們各選了幾種口味的漿糊椰子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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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小時候的我跟妹妹都會坐在家裡吃冰棒。只有一枝冰棒而已卻要兩個人

吃，當然是你舔一口我舔一口。 

好噁心啊，你把冰棒整枝塞到嘴裡再攪一攪抽出來，或許還牽著幾絲口水。

然後換我把它放到嘴裡狠很含一口。 

很冰很甜真是太好吃了，更棒的是只花十塊錢我們都能吃到。 

在炎熱的夏天裡分享著，我們。 

 

「這個記憶夠付椰子的錢嗎？」我問。 

「嗯嗯很夠很夠。」販售部的人說。 

「應該說是你們的物價太便宜了嗎？」我苦笑。 

「不不，你付出的是很珍貴的東西啊。」黏液人說。「只是你無法估計它的

價值罷了。」 

 

＊ 

 

今天的尾聲我們決定去島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郵局託運土產回家裡。 

「只要一想到漿糊大概都會聯想到郵局裡貼郵票的工具吧，所以漿糊島有百

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在郵局工作的噢。」黏液人說。 

我們現在佇立的位置是在漿糊島郵局的內部，室內有數不清的門和一張很長

很長，堆滿郵件的桌子。所有的工作人員－－充斥黏液的漿糊族人－－拿著刷子

在身上抹兩下，塗到信封與郵票上，貼合，蓋上郵戳，丟到籃子裡。每隔一段時

間不同的門都會打開跑出寄居蟹，丟下新的尚未黏貼的信件，然後把處理好的信

件囊括到門裡。 

我走近桌子，信件很多，信封上有各式各樣的異國文字。 

「有寄到澳洲的信件嗎？」我問黏液人。 

「在最左邊的桌子上。」他說，我快步走到桌前。 

 

那封寫了華麗英文地址的信靜靜躺在桌上。 

我拿起它，那封信上除了郵戳外還蓋著好大一個紅色的章，寫著「查無此人，

退回」。 

怎麼會呢？我想。她明明已經收到這封信了。我拆開信封細細檢視著。 

 

……你到了澳洲一切還習慣嗎？我跟棕熊一直很想你噢。你忘了帶最喜歡的

棕熊過去那邊了，要不要幫你寄過去呢？你記得小時候說的漿糊島嗎？真的有這

個地方存在噢。我和棕熊這個暑假要去漿糊島度假你要一起去嗎……。 

 

我記得當時的回信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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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能把棕熊寄來啊，我是刻意沒帶去的。帶去會被室友笑的啦。我在這

裡壓力很大，都交不到什麼新朋友，感覺上就是無法融入大家。我已經記不起來

漿糊島是什麼了，但你不要再長篇大論地寫一封信來說你的想像了，講些現實世

界會發生的事吧。寫信很麻煩，你試著用網路好不好？ 

 

「姐。」你說，正午的樹影參雜著金綠的光線搖曳。「吶，你的午餐。」 

早下課的你總是會特地到餐部為我先買一份午餐。 

「還有今天的紙條。」你說，我們從手中拿出捏得稍皺的紙條交換。 

你當時畫的是棕熊的冒險故事，用鉛筆簡單地一格格畫小小的圖再寫上歪歪

斜斜的文字。 

我則是畫漿糊島的故事。僅存在夏天之中的漿糊島…… 

我們的漿糊島。 

 

無法投遞的信，過去的你已不存在。 

 

「漿糊島的郵戳是看不見的噢。」黏液人說。「它的郵戳上寫了『美好』，但

收到信的人看不到。這個郵戳是電子信或電話視訊溝通所沒有的。」 

 

呼吸紙面上粗糙的筆跡，那是帶著不平整不光鮮的單純感動。 

 

拜託你試著用網路好嗎？ 

 

我真笨，我忘了現在的澳洲是冬天。 

不存在的，漿糊島。 

不存在的，從前的你。 

 

＊ 

 

「日安，你們是遊客嗎？」隔天上午，我跟棕熊一同出現在漿糊島旅遊局的

貝殼屋前，黏液人如是說。 

「他忘記我們了。」棕熊小聲說。 

「嗯，他的記憶溶化在魚缸裡了。」我說。「日安，我們是來觀光的。」 

「有什麼我能效勞的嗎？」黏液人說。 

「是這樣的，我們在昨天玩得十分盡興。」我說。 

「榮幸之至。」黏液人有禮貌地說。 

「我今天想要去尋訪一個東西。」 

「是嗚嚕哇的寶藏吧。」黏液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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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去找嗚嚕哇的寶藏－－『聖黃金超級粘漿糊』。」我邊走邊說。 

「好蠢的名字。」棕熊說。「聽起來就像電腦遊戲裡低級的寶物。」 

「大概滿低級的吧？」我說。「畢竟這個島上的東西都不高級啊。」 

「要怎麼得到寶藏呢？」棕熊問。「要跟龍打架嗎？」 

「應該是要通過用眼睛吃拉麵，噴火跟用馬桶吸盤垂直攀岩的考驗吧？」我

說。 

「搞不好是要越過有很多鱷魚的護城河再爬上公主的頭髮。」 

「那我寧願吃用可樂泡的泡麵，用漿糊煮咖哩再喝生雞蛋加曼特寧。」 

「都很可怕。」棕熊說。 

「搞不好要用靈魂跟巫婆交換噢。」我說。 

「那很好。」棕熊說。「我沒有靈魂所以我可以跟她換。」 

「那樣會因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被移送法辦。」我說。「現在的巫婆可是很精

的。」 

「總之一定會碰到強人所難的東西。」棕熊說。 

「生不如死。」我說。 

 

我們照著已經全然遺忘了我們的黏液人指示來到「藏有『聖黃金超級粘漿

糊』」的地方。 

高又尖有著哥德式屋頂的白色大樓與這座島的氣氛全然不能融入，我們一踏

近，自動門就開了，一陣冷氣撲面而來。 

「這裡面有冷氣耶。」棕熊愉快地說。「裡面一定住了善良的巫婆。」 

我仰起頭，門口的招牌很明顯地題了幾個大字：「漿糊島紀念品販賣局」。 

「這是藏寶的地點嗎？」我不禁懷疑，根本就是賣紀念品的地方嘛！ 

 

「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一個女性的漿糊族人穿著簡單的套裝，她身上並

沒有不斷溶化滴落的漿糊，冷凝的漿糊泛出光滑的光芒。 

「我想找『聖黃金超級粘漿糊』，你們這裡有嗎？」我問。 

「當然有。」她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回答。 

我頓時感到很洩氣：「難道這就是你們傳說中的『嗚嚕哇的寶藏』？」 

「沒錯。」她說。 

「這麼容易得到就不叫寶藏了……」 

「但每個觀光客都想要得到啊。如果你專程來旅遊卻沒有尋到寶豈不是很敗

興？」她說。「為了讓每個人都很快樂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寶藏。畢竟大家又

不是都是有下油鍋上刀山本事的英雄。」 

她領我到一間看起來滿豪華的接待室。皮製的沙發底下有繁複織紋的地毯。

暖色系的燈光在天花板上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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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等一下，漿糊島總裁馬上就來了。」 

「總裁？等一……」話來不及說完門就被關上。 

我撇撇嘴坐到沙發上，小茶几上放了一杯加了冰塊的藍色漿糊茶。 

等了幾分鐘之後外頭傳來很均勻的腳步聲，喀喀喀，總裁來了。 

 

「你好我是漿糊島總裁。」有著圓滾滾肚子，穿著乾爽西裝的漿糊族男人說。

「聽說你想要買『聖黃金超級粘漿糊』是吧？」 

「是的。」我說。「只是買個紀念品而已卻要麻煩總裁親自來，真是不好意

思。」 

「買紀念品需要鉅款，你是我們的大客戶。」總裁說。 

「鉅款？」我問。 

「回憶啊，你知道島上的計費方式不是嗎？買『聖黃金超級粘漿糊』需要很

多回憶。」他看著我的眼睛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就前往付款地點吧。」 

 

＊ 

 

我們走在黑色大理石鋪設的長廊上。 

「這裡好高級。」我說。「跟島上其他地方天壤之別。」 

「當然。」總裁說。「因為這裡有冷氣。」 

「嗄？」 

「因為有冷氣所以我的腦袋並不會溶化啊，在這個島掌握記憶就是掌握財

富。」總裁格格笑了起來。「美好的回憶就是人生最大的財富，我記得你們人類

都是這樣說的不是嗎？」 

 

我已經忘記漿糊島了，請你說些實際的東西好嗎？ 

 

「好的記憶只要時間改變了之後也會變成不好的記憶。」我說。 

「喔呵呵。」總裁沒有回答。「你爲什麼要買『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呢？」 

「聽說它很黏，可以把什麼東西都黏住。」我說。「我有非黏合不可的東西，

所以我需要它。」 

 

我想把我和你以及我們遠去的回憶再次相黏。 

 

「你是個富人。」總裁說。「從我們的觀點看，你是個很富有的人。」他又

重複了一次。 

 

黑色堅質地板上，跫音不斷迴響著。 

回想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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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形的塔，浸泡在海水中，在藍綠色空間蜿蜒直上天頂。 

「這是時間之塔。」總裁站在離塔不遠的岸邊說。「浸泡它的是記憶之海，

記憶之海的海水是從漿糊族人的住宅區回收而來的，融入大量記憶的水適合培養

生長中的時間之塔。」 

我跟棕熊坐在小船上，怔怔看著總裁。 

「你們划船到塔邊，潛入水裡從塔底開始往上爬，爬得多高就能代表你能付

出多少記憶。最少要爬十層樓才能買的起最便宜的『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噢。」 

「在水底下會悶死。」棕熊說。「而且棉花會吸水弄濕。」 

「水裡充滿氧氣，漿糊族人能在裡面呼吸你們也行。」總裁說。「至於棉花

弄濕了再吹乾就行了。」 

棕熊噤聲低下小腦袋。 

「走吧。」我說，推了槳。頤長雙槳切開不平整的海面緩慢運行。 

風吹皺海面上的萬潾金光，一切光耀的平靜。槳的步履踏走在水面上，一圈

圈的腳印輻散。 

「你要一起來嗎？」我站在船沿對棕熊說。「為了重新建立我們與你以前主

人的回憶世界。」 

「嗯。」棕熊也跳近船沿。 

我用腳觸碰了一下水，水溫不低，像是溫水游泳池的溫度。我為了保險起見

還是深吸了一口氣滑入水中。 

咕嚕。一個大氣泡從眼前浮過，這裡不像一般的水中反而像半重力空間。我

輕飄飄地下沉到了水底，時間之塔的入口。棕熊也隨後跟上，浸水的棉花令它腫

了一圈。 

塔內亮度適中的光線在水裡浸浸晃晃，閃閃爍爍。我不費力地踩上旋繞至頂

的樓梯半漂浮上去。 

水底有輕輕的吟唱聲，彷彿是教堂裡唱詩班若隱若現的歌聲。 

 

第一層樓的窗外，只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嬰兒。 

第二層樓也是一個小孩，在家中的地板蹣跚爬行。 

那時候，妹妹還沒出生。 

第三層樓，另一個嬰兒出現了。 

我發現每上一層樓，就能從該樓層的窗外看見那時候的我。 

只有我聽得懂的，牙牙學語的她所說的話。彷彿有心電感應一般，我們總是

那麼的相似，那麼地接近。 

棕熊，以及所有的布娃娃們和我們一起坐在地毯上，講述著屬於我們的故事。 

十四樓的我們，站在吹著微風的樹下等待對方的午餐，以及寫了故事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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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滿天空清澈的光刺傷了徘徊塔中的我之眼，但因為在水中，所以即使流淚也

看不見。 

十六樓的我們，站立在盛夏的機場。柏油路上蒸騰著空氣翻滾，我的手掌被

果汁的外瓶冰得麻木而無知覺。 

我要走了。你說。 

要小心身體，注意……。媽媽叮嚀的話模糊在記憶裡。我的視覺停留在你背

後免稅商店裡販賣的，月曆海報一類，抑或是拼圖的大圖片。 

藍色的背景中襯著帶白帽子的雪山。我想起你即將要去的那個地方，有著與

這裡相反的季節。 

我們不再同時擁有夏天。 

 

十七樓，我的書房裡，桌面上，信靜靜躺著。 

我想伸出手穿越過塔的窗戶勾到信，但書桌的距離卻飄忽地令我無法觸碰。 

我們之間就像陷在漿糊裡一樣，看似很近，我想朝著你跑過去。但腳下軟軟

黏黏的，於是我便被漿糊淹了下去，吶喊著越沉越深。 

你走進書房打開電腦，坐上電腦椅開始打字。 

窗外飄起雪，信封一角沾上了雪的冰冷凝固。信封裡，文字間，來來往往穿

越行走的漿糊族人在一瞬間僵結。所有的時間停止，掉落到一半的漿糊椰子停在

半空中。 

雪仍然飄著。 

純白堅硬的漿糊族人都成了石膏像，一條條裂痕漫上他們的身子。 

啪啦。化為粉末，風起，漿糊島逐漸風化在白沙中。 

 

房間裡，棕熊坐在角落一點點一撮撮地將棉花塞進自己破舊的身體中。 

 

我忘記了，漿糊島。 

 

字從紙面上飛散，在我心裡下起的雪是一個個電腦的方塊文字，喀答喀答，

堆積在我的身旁。 

淹沒。 

 

「我和棕熊要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度過暑假，你要一起去嗎？」 

「不了，我很忙。」 

 

＊ 

 

「這些回憶足夠你拿到品質最好的『聖黃金超級粘漿糊』。」接待人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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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交給我一個金色小罐子「你絕對不能打開它的蓋子。因為聖黃金超級粘

漿糊實在太粘了，只要看一眼它就會把你的目光給粘住，然後你一輩子就得盯著

它不放……」 

「既然不能打開那要怎麼用啊？」我抱怨。 

「你要放在身邊，然後從心裡一點一滴地拿出來用。心是不會被黏住的啊你

了解吧？我們的目光手腳都有可能僵結定型，但心卻永遠是活著在呼吸的。」 

我點了點頭，急迫地問：「那到底要怎麼用呢？」 

「該用的時候就會用啊。當你用時會感到心裡眼睛手腳空氣，一切都變得黏

黏的，這就是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在發揮作用了。聖黃金超級粘漿糊跟吃飯睡覺一

樣是時間到就會進行的程序噢。」總裁說，凝固的漿糊臉上隱隱微笑著。 

「我知道了……謝謝你。」我悶悶地說。 

 

有些東西好像是無法改變的，在這一刻我深深為了自己的無力而嘆。 

 

「我們走吧。」我對棕熊說。「回家吧。」我轉身而走。 

門口站了兩大排漿糊族人，一二三一起鞠躬「感謝您光臨嗚嚕哇的漿糊島。」

他們齊聲說。 

空間在扭曲，我回頭望了一眼總裁，左腳跨出門。 

門外強烈的陽光吞沒了我和棕熊的輪廓，剎那間一片光明，迷炫了視覺。 

 

＊ 

 

棕熊跟其他小動物要一起去嗚嚕哇的漿糊島冒險了，可是島上只有漿糊椰子

可以吃所以它們都拉肚子。不過它們的目標是找到「聖黃金超級粘漿糊」因為它

們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破了……。 

 

碎去的是，我們的童年。 

 

＊ 

 

一個月之後妹妹因為學校放長假而從澳洲回來。 

坐在前往機場的公車上時，我的腦袋也隨著後退的公路轉啊轉，逐漸被灰白

色的線條佔領。 

裝聖黃金超級粘漿糊的小罐子被緊窒地壓在背包底部，無法動彈。 

 

機場裡還是吵雜，我們拖著行李並肩走著。一路上我們只談了一些雙方學校

的事，家裡的事，爸媽親戚們的近況。 

說著說著我們之間陷入了短暫的沉默。不怎麼令人自在的空白。 



 15

「關於寄信的事啊……」我試著說。 

「姐，別在我忙的時候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你一邊看著手上的說明單一

邊說。 

我識相地閉上了嘴。 

天空逐漸轉陰，烏雲集結密佈在遠方的天上，擴散著，籠罩著我們。 

 

雷陣雨暴落了下來，嘩啦嘩啦，每一滴雨都像小型的雷開綻在車窗上。 

千萬顆水珠就像千萬顆眼睛盯著我們看，加上公車上潮濕的氣息令人無法呼

吸。 

我們無言地坐著，沉重的行李圍繞著我們，壓在我們腿上膝前。 

冷氣和濕氣在內車窗上交錯成了一層薄霧氣，暫時掩蓋了窗外因急雨而狼狽

的市街。 

我回頭偷偷覷著，你正盯著雨傘上逐漸併大的水滴發呆。 

我深吸一口氣，下定決心。 

我的手指開始滑動在車窗上，吸附著水的沁涼。 

「你看。」我拍你的肩。「這是棕熊。」 

車窗上簡單的小熊輪廓被下墜了水珠打亂，一滴水貫穿過小熊眼睛鼻子，有

如眼淚一般。 

「這是漿糊島。」我再畫了一個半圓形的小島以及椰子樹。「棕熊要去漿糊

島旅行……」 

我緊張地注視著你。 

「因為棕熊要去尋找漿糊島的寶藏……」你愣了一下，接口說。 

被畫出圖形的玻璃再度透明出滂沱的雨勢。雨絲密的沒有一絲空間，看不見

遠方，一片白茫茫。 

空間凌亂了起來，景物白的像浸在漿糊中一般。心黏黏的，眼黏黏的，一切

都黏了起來。 

那是我們的漿糊島。 

 

僅存於夏天之中，嗚嚕哇的漿糊島。 

 

                                                       （完） 


